
凶手不止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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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奇的凶杀案发生在雨夜，死者是一名 32 岁的女性，身材样貌

姣好。

她的上衣被暴力撕烂，廉价内衣扣子甚至飞出窗外，想必临死

前有剧烈的反抗，腹部有多处伤口，从伤痕上来看凶器应该是

她屋内的剪刀。

从现场上来看，极有可能是一场入室奸杀案。

但屋内提取到数十人的指纹，加上接到报警后同事赶到时，现

场已经聚集了很多围观群众，甚至有几个小青年拿着手机去屋

内拍照，把现场的脚印及其它痕迹破坏的乱七八糟。

这是我第一次办凶杀案，看着拥挤的人群，心里有点忐忑，师

父下车后把烟头踩在脚底撵了撵，拍拍我的肩膀：「不用紧

张，先去疏散围观人群，别让他们把照片传到网上。」

我叫上几个同事，费了很多口水才让他们散掉。就在人群散尽

的时候，一个相貌猥琐的中年人往楼道里走去。

这是一栋有年月的危楼，死者住在三楼，早就在楼道口拉了警

戒线，那男人却弯着身子钻过去，快步上了楼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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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连忙追过去，对他喊：「喂，站住，等一下……」

我没能想到，那男人一听到我的声音就疯了似的往上跑。师父

给我们说过，一见警察就跑的都不是什么好人。我分贝加大叫

他站住，一脚迈三个阶梯，在三楼转角堵住他。

那男人见我已经追上来，猛地回头做出防御姿势，手里拿着一

个黑袋子，不知道里面是什么东西。

「你……想干什么？」那男人嘴唇哆嗦的问。

「把东西放下，靠墙蹲着。」我直直地看着他。

这男人肯定和这件凶杀案有关系，直觉告诉我。

「我又没犯法，凭什么蹲着？」那男人闪躲着我的眼神，余光

在瞟我的身后，估计想找机会跑。

「把东西放下！」

我向前一步，可能是我的动作刺激到他，他猛地扬起手中的袋

子，我条件反射般反扭他的胳膊，把他整个人按在地上，他发

出一声惨叫。其它同事听到动静纷纷赶过来，那男人嘴里用方

言叽里咕噜一通乱骂，双腿还在乱蹬。我手上使劲，他又惨叫

一声，不敢再动弹。

「小谢。」师父从现场走出来：「把他放了。」

「这个人有问题，乱闯现场，看见我就想跑。」



「把他放了，他是报警人。」师父说完这句话又进去死者的屋

子，我把那个男人松开，看清楚他手上袋子里的东西，只是一

些外卖。

那男人带着恨意看了我一眼，说：「干，警察就可以乱打人

吗，老子要去投诉你……」

2

死者叫做苏晓，是一个失足妇女，被我抓到的男人姓周，是苏

晓的房东，就住在死者楼上。

三天前，姓周的男人闯入苏晓屋里，趁着酒意和苏晓发生了性

关系。完事后苏晓找他要钱，这男人却不给钱，恬不知耻地

说：「我把房子这么便宜租给你，你还要收我钱？」

苏晓有点气愤：「你租给别人都是八百，租给我要一千，怎么

还算便宜？」

男人说：「你他妈两腿一张就是钱，收你贵一点怎么了，再

说，要是别人知道你是干这个的，以后我这房子谁还租啊？」

苏晓拦住穿好衣服要走的男人：「你不能走，不给钱就别想

走。」

男人一巴掌甩在苏晓脸上，苏晓整个人被打得摔在地上，男人

指着她骂：「你还敢跟老子撒泼，这房子你还想不想住了，不

想住明天就收拾东西滚蛋。」



苏晓被男人威胁的话语吓到，想了想还在读书的儿子，两眼通

红的忍了下来。

她没能想到，第二天一早她却迎来更大的屈辱。房东的老婆是

一个四十多岁的悍妇，体壮如牛声若洪钟，她在附近的小菜场

堵住苏晓，扯住她的头发，疯狂地扇她脸。苏晓想反抗，但那

女人力气实在太大，她感受到嘴里的血腥味。

那女人打完后还不罢休，把苏晓的上衣给扒了。苏晓紧紧地护

住自己胸口，那女人对着看热闹的人大喊：「大家都来看看

嘿。这个臭婊子，租了我家的房子做皮肉生意，还勾引我老

公，说陪他睡几次就抵房租，你是不是有病啊，一天没男人就

痒的发慌……」

那悍妇用下流又恶毒的言语侮辱苏晓，围观的人越来越多，几

个男人咂咂舌，眼光就像锥子盯着苏晓接近赤裸的上身。而那

些女人，明明都不认识苏晓，脸上却充满恨意。

「你这种人啊，活在世上就是害人，还是早点死了好……」

苏晓的头随着女人的手臂左右摇晃，在眩晕的视角里，她看到

了一张熟悉的脸。

她十一岁的儿子，正背着书包站在人群中，神情淡漠地看着这

一切。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苏晓发出一声凄厉的喊叫，她不顾

头发的疼痛，一口咬在那女人的手上。那女人被咬的大叫，另



一种手不断锤苏晓的头，但苏晓什么都不管了，只是死咬着不

松口。

直到几个人把她们拉开，那女人还像杀猪似的喊着，她被咬下

一块肉来，连着皮挂在黑黝的手臂上，苏晓把外套慌乱地披在

身上，就像被当街驱赶的贼，捂着脸往家里跑。

她的眼泪随风散落，有的洒在花上，有的坠入尘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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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要感谢凶手咧，这种女人，早死早干净……」那女人手上的

伤还没好，骂骂咧咧地说。

「昨天下午到今天早上，你有没有见过什么人到她的屋内？」

师父问。

「那谁晓得，她就是个野鸡，乱七八糟的男人来得多了，我记

得前几天，还看见个六十多岁的老头子，和她在楼道拉拉扯

扯……」

「可以了，要是想到什么事，随时和我们联系。」师父把那个

女人打发走，虽然她和死者有过节，但应该不是凶手，因为案

发时她回了乡下娘家，听到他男人打电话才回来。

苏晓的屋内很干净，窗户玻璃和地面都没什么灰尘，可见她卫

生做得很勤。

阳台上还有一盆水仙花，给这个幽暗的廉租房增添一丝温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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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父，找到这个……」同事小幽把一些纸条递给师父。

那是一些欠条，上面有大大小小的指印，金额为五千到三万不

等，不过怪异的是，借款人的名字叫「苏恒」。

「这个苏恒是谁，死者为什么要帮他还这么多钱？」我问。

「我们刚刚查了，是死者的哥哥。」小幽说。

「有没有他的联系方式？」

「没有。」

「怎么会没有？死者的手机呢？」

「这是一个疑点，死者的手机到现在还没找到，说不定是凶手

带走了。但据我们了解，死者用的是一个非常旧的二手手机，

市面价值不到两百元，但为什么凶手要拿走死者的手机，却没

有带走柜子上的那两千多块现金？」小幽指了指柜子上的钱，

被压在一个茶杯下面，虽不显眼，但稍微留心就能看到。

「不管怎么说，还是要联系到苏恒，就算他和这宗案件没关

系，他也是死者的直系亲属，遗体的事情还是要他来处理……」

师父静静地看着那盆水仙花，叹了口气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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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天前的傍晚，苏晓的哥哥苏恒找上门来。那是一个四十二岁

的男人，因为长期酗酒熬夜赌博，苏恒看上去像一个六十多岁



的老头子，头发白了大半，眼眶深深的凹下去，身形削瘦神情

委顿，他又来找苏晓要钱。

苏晓说：「不是上个星期才给你两千么，你又去赌了？」

苏恒像个地痞坐在苏晓的门口，嘴里叼着一支廉价的烟，他露

出可怜巴巴的表情：「想和朋友在街上卖点东西，没想到他被

抓了，货也全部被扣了，你再给我几百，我现在连吃饭的钱都

没了。」

所谓卖点东西，就是给别人销赃。

小偷偷出来的东西，他们低价买进高价卖出，苏恒这辈子只会

干这种下九流的勾当。

苏晓的脸还高高肿起，脖子上还有抓痕，她撇过脸说：「我没

钱，你不要把我当银行，缺钱了就找我要，你四十几岁的人了

还养不活自己，连个正经工作都找不到，你要不要脸？」

苏恒听到这话腾一下站起来，冲进屋子翻箱倒柜找钱。苏晓大

叫着让他滚，苏恒却把苏晓推倒在地，终于在苏晓的床头柜里

找到一千多块，揣进口袋就想走。

苏晓却扑上来抱住他的腿，她几乎是在恳求：「这些钱你不能

拿，这是小信上辅导班的钱……」

苏恒一脚把她踢开，面带憎恶地说：「都不知道是哪里来的野

种，还上什么辅导班，要是没这个野种，爸妈也不会这么早

死，老子也不至于混成这样。」



这是苏晓的致命伤，她浑身发起抖来。

苏晓读大二的时候，在校外打零工赚生活费，有一天晚上回学

校的路上，被一个蒙着脸的男人给拦住。他手上拿着一把匕

首，男人抢完苏晓的钱后，把她按在地上扒她的衣服。苏晓不

断反抗，想要大声呼救，男人把匕首贴在她脖子边，冷冷地

说：「你他妈再叫，再叫老子就杀了你……」

男人虽然动作粗暴，却没有慌乱，可见这种事情他不是第一次

做。苏晓感受到脖子上传来的冰冷，她不敢再出声，眼泪汪汪

的恳求男人放过他。但歹徒怎么会收手，那是腊月份，苏晓就

在一个小巷子的垃圾堆旁边，被歹徒强行夺走初夜。她闻到腐

烂的气息，途中她忍受不住剧痛又哭出来，歹徒扼住她的喉

咙，苏晓无法呼吸，嘴巴张到最大，苏晓看着稀微的星空，心

里慢慢绝望起来。

「我要死了么？」

好在此时巷子外传来几个人的说话声，歹徒害怕暴露，穿上裤

子快步跑远，歹徒跑了好一会，苏晓才恢复意识，她穿好衣

服，跑回女生宿舍，宿舍里没有热水器，她就用冷水不断地冲

洗自己的身体，一遍又一遍，直到被冻的失去知觉。

这件事成了她的噩梦，此后她再也不敢孤身一人走夜路，经常

在半夜惊醒，她也不敢对任何人说。但是三个月后，微微隆起

的小腹让她的人生彻底崩坏。父亲因为这件事被气死，母亲也

落下重病，在那个年代，未婚先孕是一件无比羞耻的事情，苏

晓一家因为这件事成为笑柄，谁都知道苏晓怀了个野种。



苏恒虽然吃喝嫖赌无所事事，却是个大孝子，他把家里的房子

卖了，想把母亲的病治好，后来又到处借钱，但母亲终究是没

活下来，母亲去世的那一天，苏晓挺着大肚子跪在灵堂前，来

往的宾客指指点点，苏恒发了狂一般，对着苏晓拳打脚踢，扯

着她的头发把她拖到外面，苏恒对她吼：「滚，就是你把爸妈

气死的，带着你的野种滚出去……」

苏晓一言不发，只是紧紧地护住自己肚子，任由苏恒打骂。

「该死的是你，你为什么不去死……」这是母亲临死前，对苏晓

说的最后一句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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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晚九点到今早五点，你在什么地方？」我盯着面前的男

人，他看见亲妹妹的尸体，眼睛里居然没有一丝意外和悲痛。

「在打麻将，有人可以为我作证。」苏恒边嚼槟榔边说。

「你妹妹这段时间有没有什么异常，或是跟你说过什么反常的

话？」小幽边做笔录边问。

「谁管她？」苏恒眼睛盯着桌子上的钱：「对了，她死了这些

钱是不是就归我了，还有她的其它东西，都是我的了对不

对？」

我的拳头勒紧，很想给他脸上一拳。

窗外的雨越下越大，顺着玻璃淌下来，就像来自天空的眼泪。



我看着床头柜上的那些照片，那些照片见证着苏晓的人生，几

乎所有的照片，苏晓都是一个表情。她微抿着嘴，眼光直直的

看着镜头，安静中带着一丝悲伤，唯独在一张合照，她露出了

笑容。那是两个女人的合照，另一个女人挽着苏晓的脖子，苏

晓嘴唇微微上扬，眼睛里有了一丝明亮。

「这个女人是谁？」我问小幽。

「我去查一下，应该是她的朋友吧？」小幽接过照片，急匆匆

地往外走。

师父拍了拍我肩膀，示意我出去说话，我放下手里的东西，跟

着师父走出去。

当了二十多年刑警，师父经历过很多大案子，脸上的每一道皱

纹，都代表着他办案中的一次风浪。师父辈分很高，对我们这

些新人却很耐心，从来不在我们面前摆架子，有时候我们做错

事，他也只是告诉我们应该怎么做，而不是严厉指责。

师父点燃一根烟：「有没有什么眉目？」

我说：「这件案子有点怪，好像每个和死者有关系的人，都希

望她快点死，每个人都有作案动机，却偏偏都没有作案时

间。」

师父用温和的口气说：「其实很多复杂的事情，背后都很简

单，就像这个案子，找出凶手其实不算难。」

我心里一跳，问：「您有线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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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父却没有回答我的问题，他看着阴霾的天空，说了一句摸不

着头脑的话：「但是，只会查案抓凶的警察，也是不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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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天上午，苏晓走了很远的路，找到开花店的周钰。周钰是苏

晓的大学同学，是唯一知道她所有经历还和她做朋友的人。周

钰个子不高身材偏胖，虽和苏晓同龄，看上去就像个中年大

妈，周钰开花店的钱有一部分是苏晓出的，当初说好是合伙做

生意，赚到钱就按比例分成，但花店的生意不温不火，苏晓也

不好意思开口提钱的事情。

周钰见到苏晓后快步走出来，拉着她的手问：「你脸怎么了，

谁打的？」

苏晓摇摇头笑：「没事儿。」

周钰仗义的撸起袖子，说：「你别怕，跟我说是哪个王八蛋，

我去收拾他。」

苏晓有点感动，脸上笑意更盛：「真没事儿，会不会打扰你做

生意？」

「瞧你说的，你多长时间来一趟。」周钰把苏晓拉进店里，给

她倒了一杯茶：「上次送你的水仙，开花了没？」

「开了，蛮漂亮的。」

「下次你找个更大的房子，我跟你好好拾掇拾掇，保证跟你弄

个漂亮的小花园出来。」



「小钰……」苏晓涨红了脸，想说什么却欲言又止。

周钰脸色一变，坐到苏晓身边：「怎么了，是不是出什么事

了？」

「你能不能……帮我一个忙？」

「你说，只要我做得到。」

「能不能……借我五千块钱？要是太为难就算了。」苏晓很谨

慎，她害怕丢掉这段被她视若珍宝的友情。

周钰有点愣住，随即走到花店后的小房间苏。晓的心里七上八

下，她开始后悔自己的冒失，好朋友开店很不容易，应该想别

的办法的。苏晓的身体慢慢颤抖起来，就在这时，周钰拿着一

叠钱走过来，周钰笑着把钱塞到她手上：「店里生意不好，现

在只有两千多块，你先拿着应急，剩下的我再想办法。」

「没事，剩下的我找别人问问，麻烦你了，我一定尽快还给

你。」苏晓的眼眶微红。

周钰，也许是这个世界唯一还关心她的人了。

走出花店的时候，苏晓觉得心情好了很多，阳光从堆积的云层

中洒下来，照在她浮肿的脸上，虽是一米阳光，却让她对这个

世界重新燃起希望。

走到公交站台，苏晓突然发现自己手机落在花店，她自嘲般笑

了笑，又赶回周钰的花店，正准备推门而入时，听到周钰和店

里员工的交谈。



「妈的，那个臭婊子，开口就是五千块钱，她把我当什么了，

真以为我们是什么过命的交情？」周钰的语气和刚刚判若两

人。

「老板，你和她是怎么认识的？」那个女员工问。

「我们上学就认识，她怀了男人的野种，上到一半就辍学了，

后来又在街上碰到，当时我刚辞职，有开店的想法，就开玩笑

问她要不要合伙，哪知道她一下子就拿出五万块钱，还说什么

我是她好朋友，这笔钱啥时候赚到啥时候还。我心想这就是个

白痴啊，就跟她套近乎，隔几天送她点东西，她动不动眼泪巴

巴的，别提多恶心了……」

「她是干什么的？」

「干那个的」虽然隔着门，但能想象到周钰做的下流手势：

「以后看见她过来就把她轰走，就说我很忙去外地了。」

苏晓呆呆地楞在原地，就在此时，门被那个女员工拉开，周钰

还保持着那副声嘶力竭谩骂的姿势。

刚刚露头的太阳又被云层掩盖，苏晓低着头，闻到了泥土的气

息，一场大雨就要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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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你送给她的水仙，她照顾的很好。」师父指了指阳台上

的话。



「切。」不屑的声音从周钰鼻子里哼出：「卖不出去的花，真

让她养活了。」

「为什么要这样对她？」

「我哪样了？」

「你明明很讨厌她，为什么要装出一副朋友的样子，你知不知

道，这种谎言对人的伤害有多大？」

「哈哈，那只能怪她太蠢，再说了，我也没骗她什么呀，对了

警官，昨天我在郊区进货呢，她的死和我可没关系呀。」周钰

看着她和苏晓的合照，想要摆脱和这个人的关系。

我对这个面容可憎的女人毫无好感，转身走出大门，看着倾盆

大雨砸在泥土上，大地应该是世界上最坚强的存在，无论风吹

雨打，日晒火烧，它都能很快的适应，永远保持着顽强的姿

态。而人就脆弱的多，心里受一次伤，生命力就薄弱一分。

就在我走神的时候，一个瘦小的男孩子走进楼道，他背着破旧

的书包，眼睛里没有一丝稚气，不知道是不是我的错觉，我在

他的眼神里感受到恨意。

他看见我站在苏晓的门口，脸上露出一丝慌乱，转身想下楼，

我却把他喊住：「小朋友，等一下。」

他背靠着墙站住，沉默的看着我。

「你住在这里吗？」



「对。」他轻声回答。

「你爸妈叫什么名字？」

「我没有爸爸，我妈妈叫苏晓。」

「轰隆隆……」天空传来惊雷声，他的书包开了一个口子，我看

见里面有个旧手机，我大声喊着师父的名字，就如水池里的水

被抽干，你才能知道水池中央的石头是什么形状，那个手机就

像一台抽水机，它把所有的事情串联在一起，而那块被称作

「真相」的石头，是我无法想象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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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天前的晚上，儿子放学后还没回家，苏晓鼓足勇气，再次孤

身一人走夜路，稍微一点风吹草动，几乎都把她吓得尖叫。

找了两个小时，终于在一个黑网吧找到儿子，儿子彻底学坏

了，居然叼着烟头和一些初中生玩游戏，嘴里不停骂着脏话，

苏晓从来没有这么愤怒过，她揪住儿子的耳朵，把他从椅子上

扯下来。

儿子愤怒的喊叫：「你别管我，滚啊。」

苏晓压抑住心里的悲痛，语气平和地说：「小信，跟我回

家。」

「没事儿阿姨，让他再跟我们玩会儿，待会我送他回去。」一

个初中生站起来对她说。

微信公众号：阿乐资源库



那个初中生个子很高，声音像公鸭嗓，应该是正在变声期，苏

晓心里一颤，因为她看到那男孩直直地盯着他的胸，眼睛里全

是狡黠，那不是孩子的眼神，更像是嫖客的眼神。

「你是谁？」苏晓问他。

「我叫黎思勤，是小信的朋友。」初中生的话很礼貌，眼睛却

在她身上扫着。

苏晓不再和他说话，强硬地拉住儿子的胳膊，几乎是拖出了黑

网吧，儿子不停地用脚踢她的腿，眼睛里全是恨意。

回到狭小的出租屋，儿子冷冷地坐在地板上，低着头看不清表

情。

「上床上睡觉，小心感冒了。」苏晓边挪被子边说。

「太脏了。」儿子铿锵有力地说出三个字。

苏晓的心一痛，脸上却挤出一个笑容，她坐在儿子的对面哄

他：「小信，你要是想玩游戏，妈妈给你买一台电脑，你就在

家里玩好吗，这么冷的天外面太危险了。」

「我不是喜欢玩游戏，我只是讨厌看见你。」

「妈妈都……」苏晓紧紧抿着嘴，用尽所有力气才把眼泪忍回

去：「妈妈无论做什么，都是为了你好，等你长大就会明白

的。」



「你知不知道同学都叫我什么？」儿子猛地抬起头，咬牙切齿

地说：「贱种，他们都叫我贱种，全校人都知道你是妓女，没

有一个人愿意和我说话。你知不知道他们是怎么欺负我的，他

们把我按进尿坑，老师也不管我，明明知道我是被欺负的，还

要我跟别人道歉，这一切都是因为你。」

苏晓楞在原地，她从来没想到，儿子孤僻的原因是因为这个。

「你要是真的为我好，就趁早去死吧。」

儿子扯下一件旧衣服，铺在地板上，身体侧对着她不再说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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买一台电脑大概需要五千块，一大早就赶去市中心找周钰借

钱，只不过她没能想到，她最好的朋友，在心里也厌恶着她。

天空淅淅沥沥的下起雨来，雨是一种很好的掩饰，至少让那些

路人发现不了她的眼泪。

她在屋内坐了一天，直到天黑透了，整个人还是恍恍惚惚的，

儿子还没有回来，她披上一件外套，想出门去找儿子，就在她

穿好衣服时，门口响起敲门声。

「小信……」苏晓快速开门，却看到一张邪恶的脸。

「阿姨好。」黎思勤露出一个揶揄的笑容。

「你来干什么，小信呢？」苏晓防备地看着这个小混混。



「还能来干嘛呢，照顾你生意呗。」黎思勤从口袋里掏出八百

块钱：「价格小信都告诉我了，不让你吃亏。」

苏晓浑身发抖，脑袋一阵眩晕，她仿佛失去了理智，用尽全力

把黎思勤往外推，带着声嘶力竭的喊叫：「滚，你给我滚……」

黎思勤却不顾她的喊叫，一脚把门踢合上，他的个子没有苏晓

高，力气却是奇大，他撕扯着苏晓的衣服，苏晓和他缠打起

来，黎思勤一巴掌打在她脸上，从背后扯她的内衣，因为动作

粗暴，一颗扣子飞到窗外，黎思勤狞笑着说：「臭婊子，在我

这里装什么纯，给你钱就张腿呗，你儿子说你可骚了，我来看

看怎么样？」

苏晓的回忆在脑海里闪烁，就像飞快放映的幻灯片，那个带着

腐臭味的垃圾筒，母亲临死前带着恨意的眼神，哥哥耍无赖的

样子，儿子咬牙切齿的神情。

「啊啊啊啊啊啊啊！」苏晓从床下抽出一把剪刀，抵在黎思勤

的胸口上，她神情癫狂，就像一条要吃人的母狼。

「阿姨，我……我错了，你别生气，我马上走。」察觉到苏晓的

杀意，黎思勤满脸都是冷汗，他颤颤巍巍的举着手求饶。

苏晓不停地喘着气，她瞳孔里这张稚嫩的脸，慢慢变成儿子的

模样，母爱，把她从癫狂的边缘拉了回来。

「你走，走……」苏晓放下剪刀，指着门口。



没人能想到，就在此时，黎思勤风驰电掣的抢过剪刀，用力刺

在苏晓的小腹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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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父说，警察当久了，就能看见灵魂。

以前我不信，但是我现在看见了，她呆呆地坐在地板上，眼睛

里全是空洞，她不理解，为什么世界要这样对她？

她已经失去了痛觉，鲜血顺着她的小腹往下流，她呆呆地看着

那扇关闭的门，很想哭，但对眼泪只剩疲倦？

她这辈子，有开心过吗？

「师父，你说当一个好警察，只会查案抓凶是不够的，那还需

要什么？」我第一次抽烟，眼泪都差点呛出来。

「还需要有一颗正义的心，和一双怜悯的眼睛。」师父慈和的

看着我。

「抓到一个凶手，只不过是为一个受害人鸣冤，但有了这两样

东西，你就能找到隐藏在暗处的恶意，若是及时制住这份恶

意，就能拯救更多人。」

「法医的鉴定结果出来了。」小幽满头是汗的跑过来，把鉴定

书递到师父手上。

「走吧，去结案吧。」师父拍拍我肩膀，拉开审讯室的门。



所有和苏晓有关联的人，都在这个房间，他们极不耐烦。

「把我们叫来干嘛，我们又没杀人？」那个秃头房东冲我们

喊。

「就是，我很忙的，我店里亏了钱你们负责吗？」周钰跟着搭

腔。

「既然抓到凶手了，那些钱我是不是可以拿走了？」苏恒有点

急不可耐。

死者的儿子沉默的坐在椅子上，不知道他在想什么。

「谁说你们不是凶手？」师父猛地一拍桌子，很少见到他这幅

暴怒的模样：「你们全部是凶手，就是你们的恶意，活活杀死

了她！」

那些人都被吓懵了，师父把法医鉴定拍在桌子上，直直地盯着

每个人的脸。

他们终于知道了害怕，他们开始发抖，开始面色苍白，开始站

立不稳，他们终于看清楚自己的罪行。

法医鉴定结果上写着，死者腹中有两处刺创型伤口，第一处是

被人刺的，虽然流了不少血，但不是致命伤，而第二处直接刺

穿内脏，是致命伤，而这一刀，是她自己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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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晓的血染红了地板，黎思勤看到事情闹大了，穿好衣服落荒

而逃。

苏晓只觉得自己力气在慢慢流失，她慢慢的挪动身体，伸出手

想抓住床头柜上的手机，那是她求生的希望。

她的动作缓慢，眼神却很坚定，她在心里对自己说，我还不能

死，我死了小信怎么办呢？

就在此时，门被钥匙拧开，开门后的儿子被这一幕吓呆了，整

个人后退一步。

「小信，帮妈妈叫救护车……」苏晓声音颤抖地说。

儿子连忙拿起手机，哆哆嗦嗦的拨号，就在电话接通的瞬间，

儿子却猛地把它挂断。

「小信，快点……」苏晓感觉自己随时都要昏过去。

没有想到，儿子只是收拾自己的衣服，拿上她的手机，出门前

转过身看了她一眼，正是那一眼，让苏晓彻底的与世界告别。

「你要是真为我好，就趁早去死吧！」

儿子用力的关上门，蹬蹬蹬跑下楼。

「哈哈，哈哈哈啊……」不知道怎么的，苏晓忍不住笑起来，她

已经流光了所有眼泪，只能用大笑来宣泄自己的悲伤。

多么可笑啊，自己的一生。



所有与自己有关联的人，都希望自己快点死去，这样的人生，

还有什么意思呢？

苏晓拾起那把沾满血的剪刀，身体靠在墙边。

也许在那一刻，她的心就已经死了，她不停地大笑，不顾腹中

的疼痛，不顾满脸的污浊。

她用最后的力气高高扬起手，窗外雨越来越大，敲在窗沿上就

像圣歌。

【尾声】

二十岁的苏晓，在一个大雨天，走进一家医院。

那时她还很年轻，眼睛里还没有那么多伤悲，手里紧紧攥着两

百块钱，站在队伍的最后面。

缴费后她脱掉裤子躺在手术床上，她浑身都在发抖，脸色苍白

的夸张，医生温和地安慰她：「没事儿，不用那么紧张，很快

就好了。」

她紧闭着双眼，在心里不停地祈祷，她祈祷父亲和母亲能快点

好起来，祈祷肚子里的孩子不要恨她。

就在医生戴好手套准备开始时，她肚中的孩子踢了她一脚。

那是她从未有过的体验，在那一刻，她甚至能感受到肚中孩子

的心意，他好像在拼命恳求，他想活下来。



苏晓疯了一般跳下床，不顾医生的劝阻，穿好裤子跑出手术

室。

雨不知是什么时候停下来的，天空倒挂着一道彩虹，那是无法

形容的绚丽，它甚至让人瞬间忘掉之前大雨带来的烦恼。

「别怕，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苏晓温柔的抚摸着肚子，靠在窗边入神地看着天空。

她没能想到，此后的人生，只有大雨，再也不见虹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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